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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高收费的“高速”该减速了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面对高昂的过路过桥
费，物流业把持不住了。近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简称中物联)发布报告指
出，2012年2月针对物流企业
的调查显示，路桥费占物流
成本的34%，成为压在物流
企业身上的成本重担。中物
联建议加大对高速公路收
费的监管力度，撤并不合理
的收费站点，逐步降低偏高
的高速公路收费标准。

众所周知，高速公路建
立之初面临资金难题，为了
更好地融资和建设，一批打
着“高速”名号的企业应运

而生。它们既是建设主体，
又把持着收费大权，过高的
路桥费带给高速企业的是
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曾
有媒体报道，19家高速公路
上市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的
整 体 销 售 毛 利 率 高 达
59 . 27%，远远超过被指为暴
利的房地产行业。

按照一般性的企业运
行机制，除部分还贷和上缴
利税外，高速企业每年收缴
的路桥费仍由企业自己支
配，直接获益的就是工作其
中的员工。凭借企业获得的
垄断性利润，他们在国民分
配中占据绝对优势。取之于
民的财富未能继续用之于

民，而是成为造成贫富差距
的“推手”，饱受诟病也在情
理之中了。

除了强化分配的不公
平，过高的路桥费也加重了
民众的生活成本，成为阻碍
经济发展的桎梏。路桥费表
面上只是加重过往车辆的
负担，最直接的就是增加运
输业的运营成本，中物联的

“抗议”显然在情理之中。实
际上受影响的不止于此，所
有农副产品、工业产品的价
格都随着运输成本增加而
提高。在老百姓购买各类产
品的过程中，这些费用很快
转嫁到了每个人的身上。与
货运相对的是客运成本的

提高，不断喊涨的客车票价
时刻考验着人们的出行能
力。本报记者曾经跟随长途
客车体验从济南到乌鲁木
齐的旅程。一路行驶在高速
公路上，这辆客车要缴纳
5000多元的路桥费，占据全
部成本的四分之一。

由此看来，高速产业的
发展并没有值得骄傲的资
本，高速的业绩越大，通常
民众的负担也越大。在油价
高涨的情况下，解决高速公路
收费过高的问题显得更为迫
切。这个问题得不到及时解
决，产业的成本压力与民众
的生活压力得不到有效缓
解，利益分配将更加失衡。

现实生活中，高速企业
只是一个缩影，包括供水、
电力、电信、油气等行业，公共
服务在产业化的过程中都面
临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一些企
业凭借垄断地位，积极寻求着

“自我”的实现，异化为自私自
利的“抽血机器”，逐渐走向公
众利益的背面。

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已
经突破10万亿，有必要对公
共服务的价格进行一些调
整了。不妨以中物联的建议
为契机，逐步推行高速公路
的收费改革，使其回归公益
性，为经济社会发展释放更
大的空间，真正做到公共服
务让公众满意。

封二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赛场上有一球成名的，
学术上也有一题成名的。

中南大学22岁的本科毕
业生刘路，因为攻克了“西
塔潘猜想”，日前已被该校
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并获
得了一百万元的奖励。中南
大学“不拘一格”的气魄着
实让人惊叹，但学界内外也
有不少人为之担忧，如此加
冕是否适得其反，会不会干
扰了一个“数学天才”正常
的成长过程。

虽然，教授这个称呼在
今天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神
圣，官员或明星兼职教授的

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对一个
刚毕业的学生而言，中南大
学抛出的教授头衔和百万
元奖励，的确意味着难以抗
拒的名利双收，要知道很多
学者皓首穷经终其一生都
未必能得到这些。中南大学
破格聘任教授的本意，应该
是想为学校留住人才，毕竟
国内外其他院校和研究机
构也流露出了挖掘人才的
渴望。中南大学作为一所合
并组建不过十来年的学校，
在名气和实力上都不具备
太多的竞争优势，他们除了
给予刘路硕博连读的机会，
似乎还应该有拿得出和镇
得住的“厚礼”。于是，一个22

岁刚开始攻读研究生的学
生被授予了教授头衔。这可
能是很多院校做不到的。

与一些凭借个人权力
和社会地位得到教授头衔
的人相比，22岁的刘路在学
术上也算有所建树，做教授
似乎也无可厚非。况且，健
全的学术评价体系就应该唯
才是举，打破论资排辈的陋
习。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
的刘路是否需要这个教授头
衔，这顶大帽子会不会成为
一种难以承受的重负。

不能否认，刘路取得的
成就有灵机一动的偶然成
分，在学术的道路上他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他现在最主

要的任务当然是学习，而不
是“教授”。中南大学如果爱
才心切，应该从刘路的个人
实际需要出发，为他创造更
好的学习环境，打通更为畅
通成才的通道，而不是一步
到位，先把教授的头衔奖励
给他。一个刚刚踏上起跑线
的年轻人因为瞬间灵感就
被推到了终点线，站在新的
起点上还能找到更远大的
目标吗？如果没有，他会不
会就此懈怠下来？如果有，
他会不会因为现实与理想
的距离太过遥远而疲惫不
堪？刘路之所以能破解“在
数理逻辑学中沉寂了20年的
难题”，很重要的原因是他

平时把数学、物理作为爱好
并体会到了很大的乐趣。现
在，他成了教授级研究员，就
必须对得起职称和重奖，不能
只为爱好和乐趣而钻研学问。
一题成名尚可理解，一题定终
身显然太轻率。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
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
其意”，即便能撞上千里马，
也未必是千里马的福气。中
南大学的破格，看似破了职
称聘任的格，实际上是破了
教育和学术应有的章法。面
对舆论追捧的“天才”，一所
大学失去了自信和远见，一
惊一乍，这种浮躁又怎能不
让人忧虑？

□龙运灿

有媒体报道，胡长清爱
看书，他经常看的是《肉蒲
团》、《素女心经》、《金瓶
梅》，结果荒淫无度沦为阶
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
向东也爱看书，他随身带着

《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
巧分享》、《赌术实战 1 0 8

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
整个人生。

这的确是一个纠结的时
代，一边有人谆谆教导，书中
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
玉；另一边又有人强调，书中
自有诲淫诲盗，胡长清、马向
东受不了诱惑，于是沉湎其
中不可自拔，最终害人害己。
其实，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
官员滥用权力，绝不是几本
书便可改变的。否则，人手
一本有关海瑞或包拯的书，
就足以让每个官员都成为清
正廉明的好官，又何需如今
这般烦恼与忧愁呢？

显然，书籍不是改变官
员意识的主导，而是官员在
既有意识的主导下，选择性
地去看书。胡长清因为生性

“风流”，故而选择去看“诲
淫”的书，而马向东本性爱
好赌博，故对赌博书籍痴迷
不已。对这些官员而言，并
非书改变了人，而是人在利
益的诱惑下，选择了完全功
利地读书。整个过程中，书
何其无辜？

事实上，书籍不是主导，
也不是主要因素，不过是花
边故事，真正核心的是，为何
权力如此不受约束？

>>短评

聘“22岁教授”让人感觉一惊一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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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长清是《肉蒲团》

教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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